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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抽象词和具体词情绪信息获得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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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词汇迫选学习范式考察中性词情绪信息的获得过程，比较抽象词和具体词情绪信息获得的差异。在学习阶段，被试从

与情绪图片同时呈现的两个中性具体或抽象词中任意选择一个与图片情绪匹配；在测试阶段，被试对先前呈现的词汇进行喜好度

评定。结果发现：(1) 在迫选过程中与积极图片匹配的具体词喜好度显著高于与消极图片匹配的具体词喜好度，而抽象词学习并未

表现出这样的效应。(2) 积极图片下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显著高于未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而消极图片下被选择与未被选择词汇的

喜好度差异不显著。这说明具体词较抽象词更易获得相应的情绪信息，积极情绪比消极情绪信息更易被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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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情绪与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研究者关注的焦

点问题之一。情绪词由于兼具词汇的一般概念意义

属性和情绪意义属性，是研究者探讨情绪与语言交

互关系的有力突破点 ( 刘宏艳 , 胡治国 , 2013; 王振

宏 , 姚 昭 , 2012; Liu, Hu, Peng, Yang, & Li, 2010) 。
已有大量研究发现情绪词与中性词的加工存在显著

差异，并且情绪词对其他词汇的喜好度也可产生

显著影响 ( 郭晶晶 , 杜彦鹏 , 陈玉霞 , 彭聃龄 , 2011; 
Eviatar, Menn, & Zaidel, 1990; Kissler, Assadollahi, & 
Herbert, 2006) ，这表明情绪词的情绪信息对词汇加

工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目前鲜有研究考察词汇的情

绪信息如何获得，以及抽象词和具体词的情绪获得

过程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拟采用词汇迫选学习范

式考察抽象词和具体词情绪信息的获得过程。

以往一些研究采用“经典条件学习”的实验

范式考察了情绪尤其是负性情绪的习得过程 (Borg, 
Bosman, Engelhard, Olatunji, & de Jong, 2016; Wiggert, 
Wilhelm, Boger, Georgii, Klimesch, & Blechert, 2017) ，但

这些研究主要以中性图片作为刺激材料，而以词汇

为条件刺激，对不具有情绪信息的中性词汇赋予一

定情绪意义的研究较少。郭晶晶等人 (2011) 在考察

情绪词是否会影响新异韩语符号情绪色彩的研究中，

将新异刺激与情绪词配对呈现，随后测量被试对新

异刺激的喜好程度。结果发现，情绪词的情绪信息

对新异刺激喜好度的变化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

是这一研究使用的是被试并不熟悉的韩语词汇，使

人无从知晓词汇本身蕴含的意义是否会对情绪习得

过程造成影响。此外，该研究的情绪刺激只包括负

性词汇，不能说明正性情绪对词汇加工的影响。因此，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考察被试熟悉

的抽象词和具体词情绪信息的获得过程。

词汇加工的相关研究表明，个体对抽象概念和

具体概念的表征存在差异 (Kousta, Vigliocco, Vinson, 
Andrews, & Del Campo, 2011; Paivio, 1971; Vigliocco et 
al., 2014) 。语义表征具身理论认为，抽象和具体概

念的表征差异是由于二者所包含的经验信息比例的

不同导致的，抽象概念中的情绪经验信息占优势，

而具体概念中的感觉运动信息占优势 (Kousta et al., 
2011; Newcombe, Campbell, Siakaluk, & Pexman, 2011; 
Vigliocco et al., 2014) 。神经生理研究也表明，具体

词汇的加工涉及感觉运动相关脑区，而抽象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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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工涉及情绪或语义加工相关脑区 (Dalla, Fabbri-
Destro, Gentilucci, & Avanzini, 2014; Vigliocco et al., 
2014) 。由于抽象词和具体词所包含情绪信息比例的

不同，个体对不同具体性词汇有不同的加工过程，

因而，中性抽象词和具体词的情绪信息获得过程是

否存在差异，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词汇迫选学习范式 (lexical forced-
choice paradigm) 考察中性词汇情绪信息的获得，比

较抽象词和具体词情绪获得过程的差异。词汇迫选

学习范式是同时呈现两个不同的词汇，让被试根据

任务要求 ( 本研究要求选出与呈现的图片情绪一致

的词汇 ) 从中随机选择一个词汇。相关研究发现，

迫选过程可以使中性刺激获得一定的情绪色彩并

激活情绪加工相关的脑区。如 Thielscher 和 Pessoa 
(2007) 采用迫选范式 (two-choice discrimination task) 
探究不同情绪知觉迫选过程中大脑激活模式的变化，

在实验中分别呈现不同强度的恐惧、厌恶图片及中

性图片，要求被试对该图片是“恐惧”还是“厌恶”

做二选一的判断，结果发现，当被试将中性图片判

断为恐惧时，激活了恐惧相关脑区，包括顶上回和

扣带回等区域；将中性图片判断为厌恶时，激活了

双侧壳核和右侧脑岛。这说明，通过迫选可以习得

一定的情绪信息，而且这一过程还伴随着大脑激活

模式的变化。

综上，本研究拟采用词汇迫选学习范式通过两

个实验探究情绪信息对抽象和具体词喜好度的影响，

实验 1 关注积极和消极情绪图片对中性抽象词和具

体词喜好度的影响。实验 2 加入了中性图片，进一

步揭示词汇情绪信息的获得过程。

2   实验 1

2.1   被试

被试为 36 名陕西师范大学在校大学生 ( 男生 12 
名 )，年龄为 20.35 ± 1.56 岁。所有被试的视力或矫

正视力正常，皆为右利手。入选前经《正性负性情

绪量表》测试 ( 黄丽 , 杨廷忠 , 季忠民 , 2003) ，选取

情绪状态平稳的被试 (M = 2.92 )。
2.2   实验材料

2.2.1   词汇的选择

从《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 ( 刘源 , 1990) 
中选取抽象和具体名词各 200 个。由 10 名不参加正

式实验的在校大学生对所有词汇的具体性和情绪性

进行评定，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 (1 为非常抽象或消

极，5 为非常具体或积极 ) 。最终选择了具体性在 3
分以下、3 分以上和情绪性在 2.5~3.5 分之间的抽象

词和具体词各 100 个作为正式实验材料。

对两类词的具体性和情绪性等特性进行方差

分析发现，具体性差异显著 (F (1, 198) = 382.12, p < 
.001, ηp

2 = .66) ；情绪性、词频和笔画参数差异均不

显著 (ps > .05)（见表 1）。
表 1   词汇特性的平均值与标准差 (M ± SD)

2.2.2   情绪图片的选择

从 国 际 情 绪 图 片 系 统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IAPS, Lang, Bradley, & Cuthbert, 1999) 
选取 50 张积极图片和 50 张消极图片，图片效价为：

积极图片 M = 6.86, SD = .15，消极图片 M = 2.37, SD 
= .11；唤醒度为：积极图片 M = 5.16, SD = .52，消

极图片 M = 5.12, SD = .74。两类图片的情绪效价差

异显著 (F(1, 98) = 3257.30, p < .001, ηp
2  = .97) ，唤醒

度差异不显著 (F (1, 98) = .10, p > .05) 。
2.3   实验设计 

采用 2 ( 词性：具体词、抽象词 ) × 2 ( 图片情绪：

积极、消极 ) × 2 ( 选择类别：选择、未选择 ) 三因

素被试内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词汇喜好度。将情绪

图片与词汇随机配对，构成以下四种类型：积极图

片 - 抽象词，积极图片 - 具体词，消极图片 - 抽象词，

消极图片 - 具体词。每种类型各有 25 个试次，每一

类型下图片与词汇的配对由系统随机选取。

2.4   实验流程 
实验分为两个阶段，使用 E-Prime 呈现刺激并

记录数据。阶段Ⅰ为学习阶段，被试完成词汇迫选

任务。在一个 trial 中，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

“+”500ms，随后出现空屏 500ms，而后出现一张

下方匹配有两个中性双字词的情绪图片，要求被试

“必须”按键判断哪一词汇和图片情绪意义一致，

如果是左边的词汇，按“F”键，是右边的词汇，按“J”
键。刺激在反应后立即消失；如果被试在 5000ms
以内没有反应，则自动出现下一个刺激。

阶段Ⅰ完成后，有一个 2 分钟的分心任务，屏

幕上随机出现 2 位数的加减运算题，要求被试又快

又正确的完成运算。该任务的目的是防止被试对之



516 心    理    科    学

前出现的词汇进行记忆，进而影响后续实验效果。

接着进行阶段Ⅱ的测试，即喜好度评定。被试

需要对屏幕上呈现的词语 ( 选择阶段出现的所有词

汇 ) 进行“喜好度”评定。在一个 trial 中，首先呈

现注视点“+”500ms，随后出现空屏 500ms，之后

在屏幕上呈现一个词汇，要求被试按键评价对该词

汇的喜好程度 (1 代表“非常讨厌、感到不舒服”，

5 代表“一般，没有什么感觉”，9 代表“非常喜欢，

感到很舒服”) 。刺激在反应后立即消失；如果被

试在 10000ms 以内没有反应，则自动出现下一个刺

激。具体词和抽象词的呈现顺序在被试间做了平衡。

2.5   实验结果

根据被试在学习阶段的选择结果，把词汇分为

积极图片条件下被选择的具体词、抽象词和未被选

择的具体词、抽象词；以及消极图片条件下被选择

的具体词、抽象词和未被选择的具体词、抽象词，

各组词汇的喜好度平均值见图 1。

对喜好度进行2 (词性：具体词、抽象词 ) × 2 (图

片情绪：积极、消极 ) × 2 ( 选择类别：选择、未选

择 ) 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情绪 (F 
(1, 35) = 6.47, p < .05, ηp

2= .16) 和选择类别 (F (1, 35) 
= 17.45, p < .001, ηp

2= .33) 主效应显著；词性主效应

不显著 (F (1, 35) = 2.76, p > .05) 。
值得注意的是，交互效应分析表明，词性和情

绪交互作用显著 (F (1, 35) = 16.27, p < .001, ηp
2 = .32)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具体词在与积极图片匹

配下的喜好度显著高于与消极图片匹配下的喜好度 
(F (1, 35) = 22.65, p < .001, ηp

2 = .39) ；与具体词不同，

抽象词在与积极和消极图片匹配下的喜好度差异不

显著 (F (1, 35) = 1.21, p > .05) 。情绪和选择类别交互

作用显著 (F (1, 35) = 12.85, p < .05, ηp
2= .27) ，简单

效应分析表明，在与积极图片匹配下，被选择词汇

的喜好度显著高于未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 (F (1, 35) 
= 22.65, p < .001, ηp

2= .43) ；而在与消极图片匹配下，

被选择词汇与未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差异不显著 (F 
(1, 35) = .09, p > .05) 。

词性、情绪和选择类别三者交互作用显著 (F (1, 
35) = 4.82, p < .05, ηp

2 = .11) ，进一步分析发现，具

体词在与积极图片匹配下，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显

著高于未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 (F (1, 35) = 18.14, p < 
.001, ηp

2= .34) ，在与消极图片匹配下，被选择词

汇与未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差异不显著 (F (1, 35) = 
0.91, p > .05) ；抽象词在与积极图片匹配下，被选

择词汇的喜好度显著高于未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 (F 
(1, 35) = 16.61, p < .001, ηp

2 = .32) ，而在与消极图片

匹配下，被选择词汇与未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差异

不显著 (F (1, 35) = 1.93, p > .05) 。这表明，相比于消

极情绪，积极情绪更易习得。为进一步揭示词性和

情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交互分析，发现：在

选择条件下，词性和情绪的交互作用显著 (F (1, 35) 
= 17.17, p < .001, ηp

2= .33)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具

体词在与积极图片匹配下的喜好度显著高于与消极

图片匹配下的喜好度 (F (1, 35) = 45.21, p < .001, ηp
2 

= .56) ；而抽象词在与积极和消极图片匹配下的喜

好度差异不显著 (F (1, 35)=.16, p > .05) 。在未选择条

件下，词性和情绪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 (1, 35)=1.35, 
p > .05) 。这些结果表明，通过词汇迫选过程，个体

获得了词汇的情绪意义，但对抽象词和具体词的情

绪学习具有差异。

图 1   不同类别词汇在与积极和消极图片匹配下的喜好度比较

3   实验 2

为验证实验 1 的结果，实验 2 重复了实验 1 的

操作并加入了中性图片，考察在与中性图片匹配条

件下，被试选择与未选择词汇的喜好度之间是否存

在差异，若不存在，则说明各条件下，被选择与未

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差异是由与图片情绪之间的联

结产生的。

3.1   被试

被试为 21 名在校大学生 ( 男生 6 名 )，年龄为

21.15 ± 1.21 岁。所有被试的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

皆为右利手。

3.2   实验材料

在实验 1 的基础上，又选择了 50 个抽象词和

50 个具体词以及 50 张中性图片，选择流程和标准

同实验 1。

3.3   实验设计 
采用 2 ( 词性：具体词、抽象词 ) × 3 ( 图片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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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中性、消极 ) × 2 ( 选择类别：选择、未选择 ) 
三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词汇的喜好度。

3.4   实验流程 
同实验 1。

3.5   实验结果

根据被试在学习阶段的选择结果，把词汇分为

积极图片条件下被选择的具体词、抽象词和未被选

择的具体词、抽象词；中性图片条件下被选择的具

体词、抽象词和未被选择的具体词、抽象词；以及

消极图片条件下被选择的具体词、抽象词和未被选

择的具体词、抽象词，各组词汇的喜好度平均数见

图 2。

对喜好度进行2 (词性：具体词、抽象词 ) × 3 (图

片情绪：积极、中性、消极 ) × 2 ( 选择类别：选择、

未选择 ) 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情绪 (F (1, 20) = 7.18, p < .01, ηp
2= .26) 和选择类别 (F 

(1, 20) = 4.62, p < .05, ηp
2 = .19) 主效应显著；词性主

效应不显著 (F (1, 20) = 1.81, p > .05)。情绪和选择类

别交互作用显著 (F (1, 20) = 3.38, p < .05, ηp
2= .14)，

其他交互作用不显著 (ps > .05)。
为检验实验１中发现的效应，分别以抽象和具

体词喜好度为因变量，进行了两个两因素方差分析。

对具体词进行 3 ( 图片情绪：积极、中性、消极 ) × 
2 ( 选择类别：选择、未选择 ) 的两因素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发现，情绪 (F (1, 20) = 4.45, p < .05, ηp
2 = .18) 

主效应显著，与积极图片匹配词汇的喜好度显著高

于与中性和消极图片匹配的喜好度；选择类别 (F 
(1, 20) = 5.85, p < .05, ηp

2= .23) 主效应显著，被选择

词汇的喜好度显著高于未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情

绪和选择类别交互作用显著 (F (1, 20) = 5.18, p < .01, 
ηp

2= .21)。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与积极图

片匹配下，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显著高于未被选择

词汇的喜好度 (F (1, 20) = 20.27, p < .001, ηp
2 = .36)；

在与中性和消极图片匹配下，被选择词汇与未被选

择词汇的喜好度差异不显著 (F (1, 20) = .33, p > .05；

F (1, 20) = .75, p > .05)。
对抽象词进行 3 ( 图片情绪：积极、中性、消极 ) 

× 2 ( 选择类别：选择、未选择 ) 的两因素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情绪、选择类别及情绪和选

择类别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F (1, 20) = 2.58, p > .05；

F (1, 20) = .67, p > .05; F (1, 20) = 0.25, p > .05) 。
对具体词而言，实验 2 的结果与实验 1 一致。

均表明，在与积极图片匹配下，被选择词汇的喜好

度显著高于未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而在与中性和

消极图片匹配下，被选择与未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

差异不显著。说明具体词更易被赋予积极情绪，而

消极情绪较难习得。但对抽象词而言，实验 1 发现，

在与积极图片匹配下，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显著高

于未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而在与消极图片匹配下，

被选择与未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差异不显著。实验

2 发现，在与积极、中性和消极图片匹配下，选择

与未被选择词汇的喜好度差异均不显著，这说明抽

象词较难被赋予情绪意义。总的来说，实验 1 和实

验 2 均表明，具体词比抽象词更易获得情绪信息，

且积极情绪较消极情绪更易习得。

图 2   不同类别词汇在与积极、中性和消极图片匹配下的喜好度比较

4   讨论

4.1   抽象词和具体词情绪信息的获得

在本研究中，具体词比抽象词更易获得情绪信

息。根据语义表征具身理论，具体词反映的是从我

们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经验中发展而来的客体和动作

信息，具体词的加工激活了与身体运动相关的脑区 
(Dalla et al., 2014) 。由于感觉运动经验的不同，人们

对具体词的情感体验也可能存在更多的个体差异，

例如，对于喜欢宠物的人来说，“小狗”这个词是

令人喜爱的，而对于害怕狗的人来说，这就意味着

危险。与之相反，抽象词反映的是源于个体内部经

验的情绪状态 (Dalla et al., 2014; Vigliocco et al., 2014) ，
情感经验方面的个体差异要小于感觉运动方面的个

体差异 (Yao et al., 2016) ，例如“荣誉”一词总是会

引起人们美好的情绪体验，却不太可能引起负性情

绪。基于上述分析，具体词的习得源于人们的体感

经验，会随着体感经验的不同而携带不同的情绪信

息，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中性具体词要比中性

抽象词更容易获得情绪信息，而这正是本研究所得

的结果。本实验中的学习正是通过迫选的过程，让

被试在一次学习中强制建立图片与词汇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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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感觉经验也改变了被试对具体词的情绪感受。

而抽象词根植于人们内部的情感系统，来自于人们

对多种情绪或者场景的析取，故其情感色彩不易受

到一次联结学习经验的影响。

4.2   积极和消极情绪信息的获得

本研究发现，相较于消极情绪，积极情绪更易

被习得。刘宏艳 , 胡治国和彭聃龄 (2010) 探讨情绪

概念归类对喜好度评定影响的结果表明，被试对归

为积极类别的藏语字符的喜好度显著大于新异刺激，

而对归为消极类别的藏语字符的喜好度显著小于新

异刺激。同样的，郭晶晶等人 (2011) 发现，相比于

与中性词配对的新异刺激，被试更不喜欢与消极词

配对的新异刺激。在积极情绪方面，该结果与上述

研究一致，但在消极情绪方面，则产生了不一致的

结果。

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研究所采用的实验范

式及实验材料不同有关。上述研究均是采用被试不

熟悉的韩语或者藏语字符，本研究采用的是个体熟

悉的词汇，词汇本身所携带的语义信息会对词汇情

绪的习得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本研究的迫

选范式类似于对情绪图片进行语言标识的范式，消

极图片的负性情绪未能显著的赋予到中性词汇上可

能是受到语言标识的影响。研究发现，语言标识能有

效缓解个体对负性刺激的情绪体验 ( 白学军 , 岳鹏飞 , 
2013; Hariri, Bookheimer, & Mazziotta, 2000; Kircanski, 
Lieberman, & Craske, 2012) 。例如，Hariri 等人 (2000) 
考察个体在完成情绪标识任务时的大脑活动，以负

性图片和情绪词汇为实验材料，每张负性图片下分

别匹配两个描述图片情绪的词汇，要求被试从中选

出符合图片情绪信息的词汇。结果发现，情绪标识

减弱了与情绪加工密切相关的杏仁核的活动，增强

了调节情绪反应的右侧前额叶的活动，这说明情绪

标识降低了个体的负性情绪反应。而情绪标识对正

性情绪的作用的研究还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有研

究表明，情绪标识可能不影响正性情绪的加工 ( 岳

鹏飞 , 白学军 , 2013) 。故本研究中看到词汇更为容

易的获得了积极情绪。

5   结论

 (1) 由于抽象词和具体词的概念表征存在差异，

相较于中性抽象词，中性具体词更容易通过词汇迫

选学习过程获得相应的情绪色彩。

(2) 在词汇迫选学习过程中，相较于消极情绪，

中性词汇更易获得积极情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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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nd languag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for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Emotional words not only contain 

conceptual but also affective meanings, which provide an excellent way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s of emotion and language.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the affective information can influence the process of emotional word per se or adjacent stimuli.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study investigating 

the process of the acquisition of words’ emotional information up to now.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plore whether neutral words in different 

emotional backgrounds could obtain a certain kind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so to become a negative word in negative emotional background. We also 

focused on whether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neutral concrete words and neutral abstract words on the process of emotion acquisition.

We used lexical force-choice paradigm to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of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meaning on neutral words and the modulation 

effect of concreteness. 36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experiment 1 and their average age is 20.35 ± 1.56. Experimental materials were neutral 

concrete words, neutral abstract word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affective pictures, includ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pictures (selected from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Firstly, we chose 10 participants who did not engage in the formal experiment to evaluate 400 words from The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dictionary based on their concreteness and emotionality. According to their assessment, we chose 100 neutral concrete words 

and 100 neutral abstract words as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The formal experiment wa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emotion learning stage and word 

preference rating stage. In the emotion learning stag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choose one word to match with the picture’s emotional meaning from 

the two, which were displayed under an emotional picture. Subsequently, a 2-minute distraction task was implemented to prevent memory effect. 

In the word preference rating stage, participants needed to evaluate how much they liked the words that had displayed in previous stage on a Likert 

9-point scale (1 meant extremely not liking, and 9 meant extremely liking). We conducted a 2 (words: neutral concrete words, neutral abstract words) 

× 2 (emotion: positive, negative) × 2 (category of choices: selected, non-selected)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as the scores of the 

word’s degree of lik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degrees of liking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selected words and non-selected words. 

For neutral concrete words, the words chosen under positive pictures were rated higher in the scores of the degree of liking than those selected under 

negative pictures. For neutral abstract words, however, there was no such effect. (2) The selected words were rated higher in the scores of the degree 

of liking than those not selected when paired with positive picture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when paired with negative pictures. In experiment 2, 

we incorporated neutral pictures into our study to investigate if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selected words and non-selected words when paired 

with neutral pictures. The results were roughly consistent with experiment 1 an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selected words and non-selected 

words when paired with neutral pictures. In the whole,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concrete words were more easily to obtain corresponding emotional 

meanings compared to abstract words, and positive emotion was more easily to be learned versus negative emotion.

In summary, neutral words obtained corresponding emotion in different emotion backgrounds when they were selected in the force-choice task, 

the establishment of words and emotion backgrounds’ arbitrary connection was the mechanism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Concreteness 

modulated the acquisition and the processing of words’ emotional information. 

Key words   abstract word, concrete word, emotional acquisition, forced-choice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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